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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过得很忙碌，其实之于我并不十分特别。往
年——大概有十多年以来，寒假一开始我反而会开始忙
碌起来，因为妻儿都会回娘家过年，我除了陪老父亲在南
角墩吃一顿年夜饭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是写东西还旧
债。因为所谓的“很忙”的借口，每年都会欠下很多文字
债务，这就是母亲过去说我的“白天跑四方，晚上点灯补
裤裆”。我们所谓的忙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最后耽误的
竟然都是正事的时间。

这个春节很多人都停下来，“居家”本来是一个本态
的词，竟然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好像我们突然失去了很
多的繁华。面对冷清的大街，安静的铺舍，安静的小区，
我们突然感觉的安静竟然能让人无助与不安，不知道从
上小学就刻在桌子上的以及后来总喜欢挂在家里的“宁
静致远”到底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一场生命的灾难，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
们早就染上的精神疫疾？

可能这场突如起来的灾难对我们而言最直接的考验
是不能再聚会。酒店的桌数被限定为两桌以下，实际上
就是让我们有钱也聚不到一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过，我们一年周旋于那么多次的酒桌到底有哪一顿是非
吃不可的呢——商务的宴请，家宴的聚会，朋友的买醉等
等，这些根本没有一种场合是和吃饱吃好有关，除了酩酊
大醉甚至不欢而散之外。这些吃喝到底给我们增加了多
少的资源，增长了多少的见识以及增进了多少的感情，我

想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即便是不吃这饭也
是能算清楚这笔账的。

可能较之于实际活动的被限制，最痛
苦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约束，人们突然好
像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兜里揣着的钞票

在蠢蠢欲动，可是当拥有替换不来得到的时候，我们便开
始不安。感受到约束的不安，其实是因为我们太少约束
自己的一切。大杯地喝酒，大声地说话，大胆地放肆，这
一切给了凡人无所不能的幻觉，他律和自律成了一种冠
冕堂皇的词汇，或者是总结中的套话，失律才是我们的常
态，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情绪。回到我们迷恋的饭桌上，
死粥死饭早就是老黄历，六畜的肉食已经满足不了我们
的欲望，天上飞的，野外奔的，水里藏的所谓野货才能满
足我们的野心，它们一起被卷进我们的口腹之中——也
不要谈什么生灵的轮回和报应。我们的口腹哪里还是快
乐，不过是满足我们欲壑难填的虚荣。

如果欲望和自由仍然可以被原谅，那么我们还要不
要守住最后一点生长、生存以及生活的规矩呢？这一点
也许作为底线已经被完全丧失了。这十几日的静守我常
常想，如果这一次危机过去之后，所有疯狂的集会、无谓
的宴席以及失范的行为都能被改变的话，那么我们这次
吃的苦头还算是交了学费但得到了成绩。但恐怕我对自
己以及周边的一切并不那么乐观，也许医生和社会的禁
令一旦打开，生活的血盆大口会变本加厉地狂欢。

假如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繁华，其实我们还过得
去。这些天工作依旧忙碌，衣食依旧无忧，家庭倒也更加
有序，那我们过去乐衷的繁华究竟是什么呢？

我总说一句傻话：我们不是走得太慢而是太快，不是
得到的太少而是太多，不是过得太好而是太坏。

假如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繁华
□ 周荣池

一张请战书，满纸手印红，
争当逆行者，你是急先锋。
你按下了血一般的誓言，
你按下了山一般的沉重。

一张请战书，满纸手印红。
天使成勇士，去把瘟神送。

你按下了铁一般的自信，
你按下了梅一般的从容。

红手印呵，手印红，
一面旗帜舞春风。
白衣天使逆行去，
奋战疫魔成英雄。

红手印呵，手印红，
一首赞歌人称颂。
白衣天使凯旋时，
天下安康立战功。

红手印（歌词）

□ 后金山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浮现你们的身影
我想说
你们踏上抗疫征程的那一刻
很美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种真情显现
我想说
你们舍小家为大家的品质
真棒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情怀温暖
我想说
是你们的义无反顾
是你们的砥砺前行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坚毅感动
我想说
是你们勇往没有硝烟的战场
是你们践行救死扶伤的使命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牵挂萦绕
我想说
你们也有似水柔情
你们也有儿女情长
但危急时刻你们把大爱给了同胞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祈愿包围

我想说
你们用心呵护患者的同时
别疏忽给自己应有的保护
事业的春天还等你们共同打造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颗心在跳动
我想说
那是你们的初心、爱心
初心担使命
爱心暖同胞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幅画在回放
我想说
有一种担当，是舍得了亲人的牵挂
有一种奉献，是顾不上孩子的企盼
有一种风采，是攻得下艰巨的目标
有一种精神，是经得住党和人民重托

这些天
我的耳畔
时常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我想说
等你们凯旋
家乡的春花为你们盛开
乡亲的祝福为你们书写

我想说
——致我市赴武汉救援的医务工作者

□ 黄士民

庚子鼠年的钟声还未敲响，
疫情防控的警报已在苍穹下回荡，
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全国告急……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是一场砥砺攻坚的硬仗，
与时间拼抢，
与死神较量，
与同胞共襄……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江城武汉，
那里的病患热泪企盼。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隔离病房，
那里的困难超乎想象。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执巡现场，
那里的繁琐无法考量。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社区村庄，
那里的任务极限增长。

前线在哪里？
疫情防控的一线就是前线，
在每个战斗打响的地方，
在每个与病毒搏斗的阵地上。

上一线，上前线，
那里党旗高高飘扬，
那里戮力同心凝聚力量，
那里夺取胜利的气势不可阻挡。

上一线，上前线
□ 陈飞

清晨，阳光从东方泻来，洒
在阳台外一株枇杷树嫩嫩的叶
上。透过嫩叶的背面看到的那
一抹绿，轻轻拨动了我的心
弦。这是一抹怎样的绿啊！我
努力寻找与之相应的词语。透明的绿，嫩黄的绿，鹅黄的
绿，带柠檬黄的绿，有这样的绿么？这是一抹能让我心动
的绿啊。

难找合适的词语，脑海中却想起了与之相应的那个
画面。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在一本《工农兵画报》里的彩
页上，看到一幅水粉人物画，那是幅不经意间能打动我心
的画。画面上一个农村姑娘在采桑，阳光照射在采桑女
面前阔大的湖桑叶子上，从桑叶背面透过来一抹绿，那是
没有一点瑕疵的透明的绿，是充满了柠檬黄底色的绿，是
一种藏于心底的绿。在充斥着强烈政治色彩的一片红海
洋的宣传画的氛围中，看到这样一幅充满农村生活气习
的画作，真的是耳目一新。

我努力在调色盘中调出这一抹绿，我努力去临摹这
幅打动我心弦的画，却画不好。于是，我到身外去寻找那
一抹绿。

终于，找着了。通湖路上，往高邮中学去的小路两
边，那个叫做“北海”的地方，种植了一大片有人高的湖桑
（那时的这里，还没有今天这样成片的建筑）。清晨，太阳
升起，我踢着路边小草上晶莹的露珠，去这片湖桑里寻找
那片纯净的带着柠檬黄底色的绿。看，一人高的桑树，枝
条上长满了巴掌大的叶片，刚升起的阳光洒在嫩嫩的桑
叶上，呈现出一片绿色的波，心中似乎涌起了生命的活
力。我明白了，那一抹绿是生命之绿，哪儿有生命，哪儿
就有这充满生机的绿。这绿让你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

张力，充满勃勃向上的力。看
见这绿，心情是那么的愉快和
美好。

在我插队的第二故乡，早
晨的阳光下，那成活了的秧

苗，不也呈现出这样充满生机的绿吗？侧光下，棵棵秧苗
的叶边镶着太阳的光，成了一道道耀眼的绿，嫩绿的叶
片，泛着那柠檬黄底色的嫩绿。不要几天，这嫩绿转成青
绿，转成墨绿，充满了农民的希冀。

……
我知道了，这充满了柠檬黄底色的嫩绿，是最好看的

绿。因为，它是活力的象征，是生命之光。只是，我们天
天生活在绿的海洋中，没有关注没有欣赏这与众不同的
绿罢了。

离开了农村，在重复单调的日子里，每日奔波，更无
意去寻找去欣赏这一抹绿。

多少年后的阳台一瞥，我又见着了这一抹绿，这分明
就是多少年来沉在心底的那一抹绿。

早春的清晨，迎着东升的阳光，向南走在市河边上。
这是一条经过整治改造后的观光带，座座精致的拱形石
桥，连着小河东西两岸，水汩汩地从南水关流向北水关，水
面上升腾着些微雾气。两岸的垂柳枝吐出了嫩芽和饱满
的花苞，圆圆的花苞像个个小球伏在嫩芽旁。远看，密密
的柳枝像挂着的道道珠帘。阳光一下子喷薄而出，逆光
下，那道道珠帘仿佛被染上了深藏于心的那一抹绿，那充
满了柠檬黄底色的一抹绿，多好看啊。这充满生命力的一
抹绿，不正是大自然的希望，不正是人们心中的希望吗？

迎着春日的阳光，迎着阳光下充满柠檬黄底色的那
一抹绿，一定会有个好心情。

阳台外的那一抹绿
□ 汪泰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家出产3
种风格的烧饼：一种是最普通的黄
烧饼，外表圆形，约有小碗碗口一
般大，面上撒了一点点芝麻，就像
牛肉拉面里的牛肉一样寥寥无几，
每个卖1毛钱。第二种叫火烧镰
子，外表是菱形的（名称可能由其
外形而来），内里放了一些葱花，吃
起来特别香，每个卖1毛5分钱。
第三种叫插酥烧饼，它是3种烧饼
中最贵的，每个要卖2毛钱。它的
外表呈长方形，面积较其它两种烧
饼要大一些，面上的芝麻也比另外
两种要多得多，而且撕开来能感觉
到分成好几层，里面放的料糖也较
其它两种的多。

记得是暑假的一天早晨，起床
后发现爸爸妈妈已经不在家了，我
揉着惺忪的睡眼，饥肠辘辘地跑到
厨房，看到锅灶上只有稀饭和咸
菜。虽然还有一些期待，但对这样
的早饭早已习以为常了。

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妈妈
扎着头巾，拎着一个塑料袋子回来
了。只见横一道、竖一道粗细不一
的黑线条在她脸上罗列着，好像风
雨中的树枝一样零乱。我走上前
一看，原来是飞扬的灰尘飘到她的
脸上，被她的汗水冲刷成了那样。
妈妈一边放下袋子，一边问我起床
后在干什么。说着，她从袋子里面

拿出一块黄烧饼来，递给我说：“早晨
起来吃的稀饭，肯定饿了，赶紧把烧
饼吃了，等会儿我才做中饭呢。”

妈妈怎么突然给我带烧饼回来
了？平时她可没这么大方的。别说
一块烧饼了，就是一块糖也舍不得给
我们买啊。尽管那时候我
还小，但是我能够理解妈妈
的“小气”。从我记事起，家
里的生活条件就非常困难，
每年卖小麦“双上缴”（乡统
筹、村提留）还要还上年债
（父亲兄弟姊妹多，爷爷为
了养活他们先后向村里借
了不少粮食，上年债就是还
爷爷欠村里的账），能够拿
到手的钱微乎其微。父母
还要供我和哥哥上学，哪里
还有钱让我们改善伙食呢？

我一边开心地吃着烧
饼，一边又有些疑惑，连忙
问妈妈这块烧饼的来历。
妈妈说：“今天4点多钟我
就跟你爸爸出去干活了，帮
人家把麦子运到城里的面
粉厂，老板估计我们没有吃

早饭，买了几块烧饼给我们。我们早晨走
得急，就喝了两碗粥，我和你爸爸一包包
地把麦子扛到厂里的仓库里。你爸爸干
活累，吃了两块烧饼，我就吃了一块，剩下
的一块就给你带回来了。”

原来我吃的烧饼是妈妈特地省下来
的！那么早喝了稀饭出去干活，而且还是
扛大包，别说两块烧饼了，就是一锅烧饼，
她也能吃完啊！想到这些，我的眼泪顿时
流了下来。妈妈看到我流泪，眼圈也红
了。

一块烧饼
□ 谢文龙

大女儿在微信上说，庄上的医生刘锦基跌了一个跟
头，随即上三垛，去高邮，转扬州，结果还是走了；嘱我千
万注意走路安全。对于女儿的孝心，我只是苦笑。老年
人的跌跟头，已不是当心不当心的问题，而是防不胜防
的必然病态。

刘锦基，七十左右吧，小名顺喜子，庄上人很少叫他大名的。
“文革”时，顾庄人有福气，插队知青中，有个叫景权的，是三

垛镇上颇有名气的景小村先生的公子，家传医道，初通岐黄，理所
当然地成了赤脚医生。医生，而名为赤脚，和老社员一样拿工分，
名副其实。大队又从小学毕业生中，选中聪明勤快的刘锦基，要
他做景权的助手，也为长远计，为自家培养一个留得住的人才。

凭景权的水平，对付头痛脑热肚子疼的小病绰绰有余。有他
带着顺喜子，顾庄的小医务室，办得很出色，群众蛮满意的。

顺喜子勤奋好学，渐渐成了一把好手。小伢子对打针最恐
惧，不少大人也怵。顺喜子有套绝活。他会哄伢子，先在你屁股
上抓抓痒，趁你一分神，一针已下了，秒杀！然后，拍拍小屁股，赏
你一块糖(一分钱一块的那种)。大人伢子都欢喜。

他们的医务室，其实倒像个俱乐部。有事没事，男人到那吹
牛。女人到那纳鞋底拉呱。小孩子好奇，盯着输液瓶，看冒泡泡。

指点着，一滴两滴三滴地数着。顺喜子生怕小家伙们闯
祸，晃动着注射器吓他们，关照说，不许动手动脚。否则，
做针头向下一戳的动作，死啦死啦的。小屁孩们吓得赶
紧躲到大人身边。顺喜子则笑嘻嘻地抚摸着他们，说，
乖，人家挂水，不能乱动啊！这种温馨的场景，几乎天天

上演。
记得我小女儿五岁那年，不小心磕到铁皮畚斗边上，鼻子旁

撕破了寸把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我赶紧抱她到医务室包扎。顺
喜子立即作了止血处理，极细心地缝了两针。他说不能多缝，免
得脸上疤痕多。尤其是女孩子，脸值钱。愧疚地对我说，只怪自
己技术不精，只能如此了。若有景权在，可能好很多，真对不起。
很真诚！在恢复期间，天天定时上门换药打针，生怕感染。很负
责！拆线时，用了能用的办法，细看才看出仍有点痕迹。很操
心！效果已经不错了，但他仍表示，很遗憾！真难为他了，这种敬
业精神，少见！

后来，景权和广大知青一样，回了城镇。他插队几年，就当了
几年赤脚医生，并带出了高徒顺喜子。

景权前几年病逝，令人惋惜。如今顺喜子也走了，世上少了
两个好医生。

顺喜子
□ 王玉权


